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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趣亭

称呼的玄妙
文话西游

时令已过惊蛰，我居住的北方小城里仍寒意
料峭。有朋友自远方寄包裹来，竟是一枝缀着数
枚鲜嫩芽叶的茶条。另外，附有一纸短笺，上有两
行字：武夷山上无所有，聊借茶枝寄情思。

我望着茶枝，不由得思量着：武夷山方圆70
平方公里，它来自哪里呢？

是来自武夷之魂的九曲溪畔吗？看枝条上的
嫩芽饱满晶莹，也只有九曲溪的水才能滋养出如
此剔透明亮的叶芽吧。

想朋友乘一叶竹筏从经星村出发，在九曲溪
中漫游，仰首观山景，三十六峰与九十九岩尽收眼
底。峰岩顶斜、身陡、麓缓，千姿百态，如万马奔
腾，气势雄伟，昂首长啸着向东而去。低头看水
流，盈盈一水，澄澈清莹，蜿蜒萦回，折为九曲，悠
然流淌。山挟水转，水绕山行，“曲曲山回转，峰峰
水抱流”。顺溪而下，岸上的茶树随处可见，青翠
欲滴。

或许，它来自天游峰吧。
雨后乍晴之日，朋友登上天游峰，站在濒临悬

崖、高踞万仞之巅上天游的览亭内，凭栏四望，白
茫茫的烟云，弥漫山谷。风吹云荡，群峰悬浮，起
伏不定。朋友宛如置身于琼楼玉宇，来了一次“天
上游”。云烟散去，却发现山麓峰巅、岩隙壑嶂上
生长着嫩绿的茶树，看到了独特的“石头上长树”
的奇观，见证了岩茶“岩骨花香”的特性。

它可是先民品尝过的那株茶树的一枝？
远在夏商前，古越人就在武夷山繁衍生息。

西汉时期，闽越王在武夷山建造王城，使武夷山
成为江南一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当时的
闽越国一跃成为东南一带势力最强的地方政权，
而闽越王城，也成为规模最大的城市。那时，茶
是餐桌上的一道菜肴，还是先民手中的一杯饮
品？看着悬崖绝壁上距今约4000年的“架壑船
棺”“虹桥板”，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有待后人
去考证。

它可是武夷君仙宴上茶的后代？
相传彭祖的儿子，不愿为秦始皇所用，渡仙入

道，遁隐南蛮，栖止武夷山，在那里隐居一百八十
余年。他栽种五谷，采制草药，用茶的内敛、节俭、
朴素和清清白白的品性教化百姓。飞升之日，会
同皇太姥、魏王子骞十三真人等，以茶开设仙宴，
宴请乡人，成仙而去。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尊称他
为武夷君。后又有八大仙人之一吕洞宾云游至武

夷山，在天游观前种植茶树，茶树枝繁叶茂，盘根
虬结，旋绕于水石之间，摘其茶叶制成的茶称之为
“洞宾茶”。

自此，世人以为武夷山为通天之境，祥瑞多
福。道教隐修之士多来遁居，兴建宫观，期荫仙风
而功道园融。郭沫若看到武夷山水奇幻百出，处
处渗透着道家文化，欣然提笔写下“六六三三疑道
语，崖崖壑壑竞仙姿”的诗句；而“武夷山，多青霞，
武夷道士多种茶”，则又形象地描述了武夷山道教
文化与茶的关系。

它来自状元雷镒用红袍覆盖的那棵茶树吗？
天心永乐禅寺内，僧人正在坐禅，息心凝神，

专注一境。他们精心修行，体悟大道，以达到弃恶
扬善、普度众生之目的。

寺庙外，朋友看着漫山遍野的茶树，嫩绿绿的
雀芽，蓬勃于乱石砂壤之中，接受着风霜的洗礼，
吸纳着雨露阳光。忽有所悟：茶树不挑不拣，不执
不念，心甘情愿地为人间奉献上一枚清嫩的灵魂，
无私地给予世人“香、清、甘、活”韵味的这种精神，
已与佛教的教义完全契合在一起，真正达到了“茶

禅一味”的境界。
它可是朱熹亲手种植的那株茶树的一枝？
站在著名书法家沈觐寿撰书的“武夷精舍”遗

址前，朋友感叹不已。一代理学巨儒朱熹曾在武
夷山结庐讲学，长达40多年，开创一代理学之先
河，撑起了中国古文化的半壁江山！把当时的武
夷山推到了“执全国学术之牛耳”的文化巅峰，所
谓“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武夷山一
时间成了朱子理学的摇篮“道南理窟”。

想先生当年远弃官场，怀抱一颗赤子之心，在
武夷山中教书、创办书院，践行君子的德行，如他
亲手种植的茶树一样，谦卑地将根部向下生长，枝
叶努力地向上靠近阳光，坚实地立于天地之间。
没有畏惧，没有表演，没有功利心，心心念念是对
儒学本身的敬意，坦率，恬静，自然。

南方有嘉木，其名曰岩茶，生长于万古山水
间，浸润在儒释道的文化中。在这个春天里，我把
茶枝斜插在案台的盆景里。于是，武夷山的山水
在我眼前氤氲浮动，悠久的历史文化气息弥漫了
整个房间……

石头能长翅膀。真的，这样一握之大的小石
头，就从西藏飞了过来。

我有百十块形态各异的小石头，都记录着我的
踪迹。到过那个地方，随缘，拾上一块两块的小石
头，带回家来，品看、抚摸、遐想、回溯。既是生命又
是岁月，还让大自然的模样悄然落户，人便在浊衰
的时世里，有了超然与难得的新爽的呼吸。

这些小石头，在山上水边漠野都普通得很，可
对我却个个珍贵，让我一点点积攒起敬畏之心——
对生命与神灵、对宇宙与时空、对遍体鳞伤的真善
美。如瓦尔登湖畔的石蛙、内蒙古大草原的石鹰、
聊城曹植墓公园里有着磬钟之音的片石……

最让我爱不释手的，是那块有着鲁迅头像的
小石头。四年前，发现在美国大西洋岸边的乱石
中，虽只有大衣扣子般大，竟能有光芒似的让我
一眼就看见他。白玉的鲁迅写意地凸起在黝黑
的小石头上，黑石的两侧还有两只白色的耳朵，
凝结着又汹涌着不能穷尽的波涛。外孙女吉米
见我惊喜地呼着“鲁迅”，便问“鲁迅是谁”，我说
“写过《记念刘和珍君》的人”。吉米又问“刘和珍
君是谁”，我答“死在‘三?一八’惨案中的女大学
生”，吉米仍然一脸茫然。对着吉米的茫然，我自
语式地对着大西洋的波涛说：“能有这样一篇文
章的人，就可以不朽了。”那是四年前，吉米正上
着莱克星顿最好的初中。如今，已经在上高三的
吉米，隐约地懂了一些我的解释，还说鲁迅这个

人有点像美国的惠特曼，勇敢。她可能是注意到
我给她朗诵的下面这些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
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
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在我的这些小石头群里，有两块比较特别，不
是我遇到寻得，而是朋友知我爱石而捡起转赠。

一块是石红，画家张庆泉从新疆哈吉克族之地
觅得，在一个小河边，于浅浅的水中向画家露面。
三面脸形的小红石上，一粗一细的两条银线随意地
一扬，恰好利用石微凸处，便交叉成一个少女的头
脸，如梦如幻，正从时间的深处湿着长发走来。

另一块就是文章开头说的那块从西藏飞来的
灰色小石头。它细密、沉实，圆融如时间的初始，是
在西藏搞现场直播的阿飞寄来。

喜欢西藏，曾数次赴临耽恋，却又多年不再重
游，此番通过直播仿若重回时间隧道。我跟了阿飞
的镜头，追随了冈仁波齐的日出日落、云涌雪飞。
海拔6656米的“神山”冈仁波齐，庞大而又庄严，端
庄在群峰之中，让人震撼不已。

喜欢冈仁波齐里，也一同喜欢上了主播阿飞。
小伙子将一颗心与冈仁波齐一起为看直播的万千
受众打开，没有虚饰，更见朴真颖悟。他说，山河入
梦你入我心，有缘自然会懂，睁眼闭眼之间就能见
到佛；他说，坐在冈仁波齐山脚许久，似乎遇见了
自己，才知云起云落就是自然。直播鬼湖，面对那
些迎风而起的高原红嘴鸥，阿飞的情绪也与红嘴鸥

齐翔，大声地呼唤着，“飞起来孩子们，叫上你们的
七大姑八大姨，我这里有好吃的”！谁说它们又叫
“遗鸥”？阿飞来了，红嘴鸥都成了阿飞与听众们的
家人。孩子般大呼小叫的阿飞，在劲寒的大风与飘
然的雪花里，让鼻涕流过了唇河。

直播冰川时，镜头晃过山野间的一处小屋，阿
飞说那是觉姆的住处，她可能是修的闭口禅，从来
不说话，阿飞诚挚地祝福觉姆修行圆满。下山时，
路过觉姆的小屋，挺想让阿飞给觉姆与她的住处
一个简单的镜头。可阿飞不愿打扰觉姆的宁静，
也就迤逦地走下山去。但是缘分竟让觉姆出现在
阿飞下山的路上，一身绛红色的僧尼服装，红的头
巾半遮着脸，匆匆而过。

这个佛性自足的汉子，整整两个月给大家直
播，嘴上起皮，肤色黑红，嗓子沙哑，却非要在劳累
了一天之后，再返回玛尼堆，为我在寒风雪落里，扯
系上一条十几米长的经幡，并因知我喜爱石头而遥
遥地寄来一块冈仁波齐身边的小石头。

说起就要结束两个月的直播回家休整几天，说
起直播的艰辛路程，说起第一次直播观众只有老婆
一个人以及一路走来老婆的支持，这个有情有义的
汉子有些哽咽了。

写着这些文字，小石头在眼前静静地待着，仿
佛冈仁波齐就在我的眼前。岂是一个冈仁波齐，就
是一个圆通无际的宇宙吧。人生有限，石头长存，
阿飞当是已经在家中与妻子孩子团聚了吧？

人和人之间的称呼有时候充满了玄妙，从西游
记中诸神众妖对孙悟空的称呼来看就可窥一斑。

悟空在地上作乱尚未惊扰天宫时，天上诸神
皆称其石猴；他大闹天宫时，众神包括玉皇大帝都
怒称其为妖猴。石猴，这是两者之间没有对立的
称呼，甚至还有诸神轻视猴子的蛛丝马迹在其中，
也就是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无足大惊小怪；
但当都奈其不何时，众神恼了，怒斥其为妖猴，两
者之间，是神和妖的关系，是敌我关系。

大圣，是天上小神对悟空的称呼，如来没这
样称呼过，玉帝没这样称呼过，观音也没有这样
称呼过，可见虽然授予了他这个职务，但领导层
内心深处是并不认可的，只有那些愿意哄着悟空
逗乐的小神们才愿意满足他的这个虚荣心。取
经途中，悟空有问题解决不了上天找熟人帮忙
时，众仙见了也均以“大圣”相称，但一转身就不屑
一顾地戏称其为猴子了。

弼马温这个称呼是专供瞧不起他的妖怪们取
笑用的。在天宫授予其弼马温之后，在明白真相
之前，悟空对这个称号还是很受用的，借八百里天
河草肥水美，把马儿料理得膘肥体壮，自己得意得
没了猴形。后来知道这职位是怎么回事了，一怒
之下造反天庭，俺老孙学那么多本事却原来只能
干这种差事！这个称呼一直为悟空所忌，取经路
上遇到下凡做妖的，谁都敢这么称呼取笑他，但也
一般都会招来猴子的恼羞成怒，抡棒往死里打。

如来除了在收服悟空时称其为“厮”外，后来，
昵称其泼猴，从称呼中不难看出，这个时候，如来
对耍赖的猴子已是有几分爱意了。

八戒对孙悟空的称呼一直是猴哥，孙悟空对八
戒的称呼却是八戒或是呆子，可见两者之间的亲昵
程度。沙僧对孙悟空的称呼一直是大师兄，而孙悟
空对沙僧的称呼却一直是沙师弟，可见耿直的沙僧
不玩人际关系，他们之间也就是普通的师兄弟关系。

唐僧对三个徒弟的称呼也是不同的，称悟空
和悟净两个徒弟，就喊法号，而对猪悟能却一直喊
小名八戒，可见，八戒虽然懒散馋，但唐僧还是喜
欢这个徒弟的油腔滑调和懒散作派的。

称呼里面往往充满了玄妙，现实生活中也是
一样，当领导称呼一个部属为某某某同志时，这说
明领导和部属之间也就是纯正的上下级关系，是
公对公的；当领导称呼部属为小王、小李时，说明
上下级关系往私人感情上走进了一步；当领导称
呼部属，不称职务、不称姓氏，而是直呼其名时，这
说明领导对部属的认可和私人感情程度已经比较
近了。同事之间的称呼也是如此。

平时，谁近谁远，谁私谁公，不用刨根问底，从
称呼上就可以琢磨出个大概来。

◎文小姐

小石头记
◎李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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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
相随青帝下瑶台，
播雨携云万里来。
最是江天挥彩笔，
描红点翠巧安排。

春雨
甘霖夜落浥轻尘，
一洗山川万物新。
春雨无端侵晓梦，
梦中沽水濯吾身。

春水
花雨落溪随野风，
渐浓绿意掩芳丛。
春水不甘春色去，
共邀柳影陪残红。

落红
繁华落尽百花残，
红雨随风舞地天。
满目芳菲何处去？
深山寺外正桃妍。

能仁寺
江水飘潇江岸遥，
江边一寺锁南朝。
浔阳四月芳菲老，
满院飞花忆姓萧。

李公堤
绿满甘棠碧水深，
黄梅无尽雨沉沉。
浔阳五月有烟景，
漫漫长堤渡远人。

浔阳杂兴（七绝二首）

◎冯震翔

我住的小山谷，本属瞪羚谷的一个小褶皱。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并不知道。

一天，红婶来我院里串门，我问她这个小山谷
叫什么名字，我房背后的小山岗叫什么名字，对面
的山又叫什么名字？

红婶被我问得愣怔了一下，随后就口给我回
了一串名号出来，说：黄崖渠，黄崖卡，黄崖根，黄
崖窝子……

之后我就喜欢上了黄崖这个名字，管这个小
山谷叫黄崖谷，管房背后长满橡树和松树的小山
岗叫黄崖岗，管大石崖小瀑布那里叫黄崖岭。是
的，我不愿意用秦岭、终南山这么大这么大的名
号，我喜欢小地名，哪怕是杜撰的。

极小的山谷，日常在这里往来活动的就我一个
人，很少有人来。离村子和水泥村道那边并不远，
但是，因为有树木竹林的遮挡和掩映，我看不见那
边的人迹和屋舍，那边也看不见我的小院和小屋。

村子那边平常也很安静。村民都搬到山外新
村里去了，只有三几位舍不得离开老屋的老人留
在村里，还有几位租住的修行师父和居士，还有一
家农家乐。村子那边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

会有嘈杂的人声车声传过来，是进山游玩的游客
们。偶尔，也会有好奇或寻幽访隐的人绕过来，问
东问西，东拍西拍。

我极少到村子那边去，也绝不到任何地方任
何人那里去串门、造访与参拜，一月四次去集镇上
采买一次生活日用品。

我像掩耳盗铃一般，假装这条小山谷就是远
离喧嚣尘世的荒山旷野之地。但它确实也像，尤
其是在雨雪雾霭天气里，那种茫茫苍苍、杳无人迹
的感觉，仿佛我曾经熟悉的城市、村镇是遥远的另
一个世界一般。我的世界就只是这条与世隔绝般
的小山谷。

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好时光。因
为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报刊杂志，没有各种
聊天与聚会，我不再被动接收那些铺天盖地而价
值观极其混乱的各路信息，多年来满脑袋碎玻璃
碴一般难以整合的尖锐刺痛的破碎感与自相冲突
感得以修复，内心日渐单纯明亮起来，目光柔和地
看待周围的一切事物。

那时，我真切地感受着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寂
然之美，人的内在与外在也没有矛盾冲突，无是无

非，没有过度劳碌和忧惧，没有过多的物质需求，一
切日用都可以因陋就简，整个人的身、心、灵是一体
的，浑然的，自在的，愉悦的，欢畅的，灵醒的，通透
的，简洁的，纯真的，烂漫的，和方圆百来十步日常
活动范围内的水光山色、动植两界所有生灵之间的
相处，都是亲切的，熟稔的，信任与怜惜的。

当我每天，无论清晨或月夜，和我的猫狗们在
房后那道小山坡上奔跑，追逐，嬉戏的时候；无论
阴晴雨雪，带着它们，沿着那条常年铺满落叶的小
径去汲水的时候；跟我的竹林、喜鹊、松鼠、野猪、
花草、树木、蝴蝶、萤火虫、纺织娘、人面蜘蛛们随
意说话的时候；捡拾落叶，制作标本的时候；看到
野猪邻居毫不嫌弃，毫不客气地吃光我种的一小
片土豆的时候；看到我的喜鹊夫妇每天理直气壮
地来跟我要早餐的时候……我像回到童年一般，
虽满头华发，但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和天真烂漫，
既无以言表，也无需言表。

不独终南山如此，大自然对人的精神慰藉和
灵魂荡涤，哪里都是一样的。我的黄崖谷就是我
的波林根、提契诺，就是我从此带在心里的小天堂
和伊甸园。

黄崖谷
◎胡香

旧时光


